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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刘凤梅生前演示现场





身为母亲，想到我5岁的女儿将两年见不到妈妈，在亲情与坚守良知之间搅得我失声痛哭。我被送走后年迈的婆婆来到西大营子北山洗脑班探视，得知我已被送走，对老人沉重的打击使她一下无力的靠在了墙上，泪水顺老人的脸流淌下来……因为老人早把安度晚年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了，顿感无了依靠。


被投进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后，每天集中洗脑，逼迫我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时刻都有被拖出去上刑的，打骂声、电棍放电声、被上刑人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恐怖的气氛让人窒息。没有轮到上刑的，大队长王艳平，警察周谦把我们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在隔壁房间，门全打开让我们亲耳听到隔壁同修被电击的惨叫声，因此有人在极度惊吓中精神崩溃了。第一个拉出去被电击的是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刘凤梅，对她连续电击多次，都没妥协，刘凤梅的手脚，身体多处被电击出许多大泡，惨不忍睹。在这样的摧残中她说：我一定要顶住迫害，不然下一个同修就得被拉出去电击。我们与她素不相识，她用自己的生命来掩护这些她深知无辜的人，并告诉手持电棍正在电击她的周谦说：你记住了，你迫害的是好人。可是善良的刘凤梅于2014年12月份被沈阳女子监狱残酷的迫害致死，无法控制伤感的儿子发出心底的悲声：世界上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只想要个妈……











部法律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灭绝人性的血腥镇压。十六年的残酷迫害，我经历了九死一生。


一、上访遭迫害，电棍电击、扇耳光、强制洗脑


1999年7月20日，我曾抱着对政府的信任去了北京信访办反映法轮功的事实情况，没想到信访办早已被戒严，百姓上访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而且很快我被北京警察抓捕了，遣送回朝阳当地原龙城分局，科长孙旭、黄殿相等人不问青红皂白就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名非法拘留15天，户口本与随身带的钱被搜走，上访不成反被诬陷。


1999年8月末，我被释放回家后，看到救我于危难的大法被这样诬陷，我却不能站出来为其说句公道话，良心上的谴责让我坐卧不安，就再次去了北京，却再次遭抓捕，被强行关进北京昌平收容所。我有冤无处诉有苦已无处说，只好用绝食抗议非法抓捕，警察将几天没吃没喝的我们多名诉冤的法轮功学员弄到高温下暴晒，直到人休克了，再把人拖到树荫下苏醒，苏醒后问是否妥协，不妥协就回去接着暴晒，死去活来的折磨。几天后被押送回朝阳市龙城分局又遭到孙旭、黄殿相等人酷刑逼供，电棍电击，扇耳光等酷刑。后被投入朝阳市拘留所非法关押10多天，又转入西大营子北山洗脑班共40多天。期间龙城分局警察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到家中抄家。


二、非法劳教迫害 5岁的女儿两年见不到妈妈


1999年10 月30日，在西大营子北山洗脑班里面，我因拒绝龙城


分局警察逼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与辱骂我师父，被龙城分局非法劳动教养2年，很快投进了暗无天日的沈阳市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明慧网】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徐秀英女士现年47岁，前中共头子江泽民发动的迫害使她与她的家庭十六年来历经磨难。她从1999年（才31岁）起，就多次被警察绑架、抄家、关押，遭警察刑讯逼供；被非法劳教2年。在被迫流离失所的四年期间，为抓到徐秀英曾株连九族，亲友7人遭绑架；幼小的孩子饱受迫害之苦，一次傍晚孩子一人回到了自己的家，看到门上上着锁，孩子忍不住在屋门前撕心裂肺的大哭……


鉴于江泽民是发起对法轮功进行疯狂迫害的元凶，徐秀英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控诉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对她和她善良女儿及家人的迫害。


以下是徐秀英诉述她遭迫害的主要事实：


我是1997年11月份修炼法轮功的，修炼之前我患有严重心脏病、肝炎、胃病等多种疾病。经医治无效走入修炼法轮功，修炼仅一个月时间困扰我多年的疾病神奇般不翼而飞了，疾病缠身的我一下感觉好象死而复生一样，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让很多人惊叹不已。法轮功教导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因此在家庭中我主动赡养老人，化解了家族中难解的矛盾。我是做家庭保洁工的，曾雇佣我的人首先了解我是否是炼法轮功的，只要是，其它就不多问了，就放心的把家里钥匙交给我。对我个人却没有过多了解，看的出他们完全是对法轮功的信任与认同。用他们的话说：“这样的人不好找啊！”事实上如果按着真、善、忍要求做好人，提升道德真的会造福于这个社会。然而1999年7月20日，当权者江泽民竟不顾法轮功给社会带来道德回升的事实，明目张胆的践踏中国宪法规定和人类公认的信仰、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不顾违反了国际法、中国宪法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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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5月底至7月16日，已有82226名法轮功学员及亲属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起诉江泽民，要求严惩其发起并操纵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的行径。将江泽民送上法庭的呼声日益高涨，听到消息的普通民众也积极支持诉江。据悉，各地区有关部门在最高检察院要求下，开始调查控告人和诉状具体情况。





孩子在旁边看着，被吓得浑身发抖哇哇大哭，他们将我双手拧向后背绑架走，我为不让他们带走头撞在了墙角上，血流如注，当场昏死过去。他们将我送到医院止血后再想带走，医生说伤口太深，之后警察把我一人丢到医院扬长去。


四、再次被迫害的奄奄一息


2002年2月份，在老家我为了告诉人们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真相，被敖汉旗公安局警察绑架并遭毒打，手铐都铐进肉里，整宿让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身上钱都搜去，并让电视台录了像在敖汉连续播放四天。后被大队长宫传兴劫持到敖汉旗公安局，警察们揪着我的头发拖到五楼。警察代风荣用腰带把我与另一法轮功学员头捆在一起，头向后仰呼吸都困难。代风荣喝完的剩水都倒在我们脸上。局长说：“杀人犯我们也没有这样对待”。


我们被扣在公安局两天后的晚上，对我们一起绑架的三名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局长用皮带抽我的后背，宫传兴打我耳光，警察看我们没妥协，用钱财要挟。要钱没有成功恼羞成怒把我们送去看守所折磨，扬言一定判我们。我们绝食抗议迫害，所长左富指使犯人给我们野蛮灌浓盐水、臭咸汤。警察纪亚环又用狼牙棒打。直至我被迫害的奄奄一息， 25天后他们看我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向家人共敲诈1000元钱，把我们推出门外。回家后身体极度虚弱，吐血、高烧、咳嗽不止，人有气无力瘦的只剩皮包骨。


  五、在惊吓与恐怖中度日的孩子


2002年5月25日清晨，朝阳市龙城区公安分局黄殿相等人为了抓到流离在外的我，将我亲友共7人绑架到龙城分局，包括收养我孩子的大姐。逼迫他们说出我的下落，姐夫身上被打的青紫。后将我大姐及其他3人关押进拘留所。由于我流离在外与近两年的劳教关押，致使我的女儿长期寄人篱下，在唯一收养她的大姨被绑架走时，孩子扯住警察哭叫：别抓走大姨！别抓走大姨！身边的亲人就这样一个个被抓走，在惊吓与恐怖中度日的孩子只要见到警车就往家跑。








2003 年10月，黄殿相带人找到了孩子先前上学的母校西大营子小学，因此学校以各种借口将孩子开除了学籍。无奈只能让孩子上较远的河南小学校一年级就读，阴雨天路很泥泞却无人接送。即使这样警察又追找到了河南小学校，因为警察一直想从我孩子那里查到我的住处。无论孩子走到哪里，他们便追踪到哪里，放学后的孩子已无家可归。一次傍晚她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家，空空的院子没有一人，走到屋门前看到门上上着锁，孩子忍不住在屋门前撕心裂肺的大哭！不知哭了多久，直到哭累了，自己再回到大姨家……


当我拖着虚弱的身体见到孩子时，她难过的问：“妈妈，警察为什么专抓好人哪？在别人家，不管我怎么累都得陪人家孩子玩，我真想回家呀！”我竟一时间无法回答一个孩子提出的问题，残酷的迫害笼罩了孩子的整个童年。这一切迫害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已造成无法想象的创伤。


修炼法轮功的老母亲曾经因六位亲人遭非法关押，五人投入劳教所，各个家已不象个家了，精神临近崩溃度日如年。迫害期间老母亲承受来自社会等多方压力于2011年正月含冤离世。在经历太多创伤的亲人们，上至老人下至子女，她们精神上承受的迫害已到了极限，一个亲友曾悲愤的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江泽民死了，我一定买鞭炮好好放放，痛快痛快，可把人祸害苦了。


至此，申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和其它相关责任。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以慰民心。








我也在当时那种极度高压下，短短几天内头发几乎全白了。在劳教所里每名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每天由两名劳教犯 24小时尾随跟踪叫“包夹”，不许随意说话，睡觉时夹在中间睡，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包夹”要随时向警察报告，看不住就要给犯人加期。还要被长年奴役劳动做服装加工，每天做苦工时间长达14－16小时，抢工期时连续36小时在车间里干活，由于疲惫过度，昏睡中有电机针穿透手指的，无人过问。完不成任务还要遭到警察或带工的辱骂，打耳光，罚蹲，罚撅，电棍电或加期等惩处。没有休息日，长期超时劳动给我的身心造成重大伤害，人瘦的皮包骨。在这里不仅要承受强制劳动中的肉体上的折磨，还要承受精神上的摧残。


听一些警察讲，江泽民将马三家定为洗脑试点，准备作个样板向全国推广，要求至2000年底，达到百分之百的洗脑率。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刘京经常去马三家视察。2000年5月1日后，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再次进行强制洗脑，终止与家人见面，封锁一切消息。为了执行上面江泽民的命令，追求“转化率”，警察失去理智的对我们疯狂迫害，已达到不择手段，采取车轮战术，被罚坐小板凳，从早8：00至晚12：00连续坐了9天。警察们叫嚣：“你们不转化就 永远出不了教养院的门，最终是死路一条。”我无奈只好绝食抗议暴力“转化”，警察伙同狱医对我迫害性灌食，导致我的胃部严重受损，呕吐时都带有血丝。2001年9月17日被保外释放回家。


三、警察入室行凶 孩子吓得浑身发抖哇哇大哭


2001 年12月份，龙城分局黄殿相带人闯入我家对我绑架未遂，开始抄家，抄走大法书籍，自行车、半塑料袋子硬币，衣服兜里一百多元零钱被搜走。从此我流离在外。在过新年前一天我回到家中，晚上10点多钟，家里只有我和孩子，黄殿相带人翻墙闯入我家，当时我家屋内站满了警察，警察对我拳打脚踢，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